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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家屯子的黎明

沙家屯子的黎明
◎ 显 晔 （满族）

古老的出征号子听不到了，可是满族儿女却用他们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新

的出征曲！

东北民主联军纵队医院是在卧舍库（满语，天神）巡游日驻扎沙

家屯子的。

于是，沙家屯子的女人们身着印记着正白旗旗属标志的月白色镶

边旗袍，脚穿绣花毡靴，顶着和煦的冬阳，聚集在宗祠广场，排成

四四方阵跳起了噶萨舞。她们在村长玉兰的带领下左手持抓鼓，右手

持鼓鞭。进三步退三步，扭动腰部铜铃。鼓声伴随着铜铃声，交织成

一种绝妙的音响。

这是迎接民主联军的特殊场面。走下汽车的民主联军医护人员和

能够走动的伤病员全被吸引到了宗祠广场。也难怪，这种民族气息浓

郁的欢迎场面大多数民主联军战士是第一次见到。

当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军容整齐地列装于欢迎方阵的面前

时，玉兰走出方阵，扭转腰肢，辗转歌喉领唱一声“呀哩哩！”于是

在村长玉兰的率领下，一首根据《祭祀谣》改编的《迎联军》的女生

合唱歌舞方阵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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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哩哩，嘣叭叭，单鼓打，迎天神，嘎萨迎来

咱联军，手执钢枪打敌人。

呀哩哩，哗啦啦，腰铃扎，唱天神，百姓翻身

得解放，分田分地做主人。

玉兰嗓音柔美，将《迎联军》的唱腔拖

得绵软柔长。接受欢迎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

们一个个睁大双眼品评歌舞的子午卯酉。

女兵相互议论，说是唱歌的大姐真的能

进纵队宣传队。

教导员刘妙香出现在接受欢迎队伍的最

前列。

玉兰停止歌舞，连忙走出方阵，与刘妙

香握手。

“欢迎联军！欢迎教导员！”玉兰满含

微笑说。

刘妙香说：“没想到，东北赫赫有名的美

女村长，歌舞功夫也是没得比，真的可以给我

们纵队宣传队那些演员当指导老师了。”

刘妙香为医院驻扎沙家屯子打前站，有

几天的工作接触。

其实沙家屯子的女人们在冬季跳嘎萨舞

已不是第一次。东北冰雪寒天，阳光明媚的

日子屈指可数。为了迎接“老爷子（指冬天

的太阳）”的到来，沙家屯子的大姑娘小媳

妇都会跑出家门，齐聚到宗祠跳嘎萨舞。

正如刘妙香所说，玉兰二十五岁，福晋

扎头，单眼皮大眼睛，是东北地区数一数二

的美女村长。她有一个顺杆爬的性格，当下

不客气地说：“是吗？难怪屯子人人都说，

我唱歌比匣子里的歌星还好听。”

刘 妙 香 笑 道 ： “ 沙 村 长 ， 你 咋 这 么 直

接，喜欢受人夸呀。”

玉兰说：“这是夸吗？教导员，我们旗

人都这么直接，从来不受人夸的。生活中的

我们只有做到直接才叫善！”

刘妙香问：“善是啥意思？”

玉兰说：“好的意思啊！晴天到宗祠敬

‘老爷子’，丰收到宗祠敬‘卧舍库’，

农民翻身敬民主联军，相互间问候道一声

祝福，说上两声‘善’，生活‘嘉可善（极

好）’。”

刘 妙 香 说 ： “ 你 说 的 话 我 一 句 也 听

不 懂 。 ”

玉兰说：“你懂的。因为你和我家狗儿

他玛（满语，父亲），啊，也就是孩子他爹

是一样的，都是队伍里的教导员。”

这就是沙家屯子美女村长留给东北民主

联军纵队医院所有干部战士的第一印象。

或许是印象太好，女兵们也随了村民们的口

语，称玉兰为沙村长。玉兰不姓沙，沙谭氏

只不过是婆母懿窝可（满语，婶）为她在户

籍册上登记的一个户名，其实玉兰的娘家本

姓谭，她在闺中的名号为谭玉兰，满族正蓝

旗人。由于政府按户籍称谓，所以她就成了

村民口中的沙村长。

欢迎仪式结束，玉兰打手势为歌舞《迎

联军》的姑娘媳妇分配任务：“大家都别急

着回家，现在咱们的卧舍库来了，姐妹们应

该怎么办？”

姑 娘 媳 妇 七 嘴 八 舌 说 ： “ 看 沙 村 长 说

的，咱搀扶卧舍库进病房啊，烧热炕，洗绷

带，伺候咱们的卧舍库养伤打老蒋啊。”

一时间，沙家屯子的大姑娘小媳妇搀扶

住了一个个缠着绷带，拄着双拐的伤员，向

联军医院走去。

联 军 医 院 位 于 原 村 公 所 的 厢 房 。 厢 房

十五间，宽大而敞亮。厢房内南北热炕，温

暖如春。刘妙香和玉兰挨着厢房视察。她们

走进院部办公室。院部办公室的院子与玉兰

家一墙之隔，玉兰开玩笑说：“要是墙上开

个门的话，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刘妙香说：“咱们本身就是一家人，军

民鱼水情，谁也离不开谁。”

院子里传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沙家屯

子的姑娘少妇们联合民主联军女护士，端着

带血的纱布绷带走出医院，来到了封冻的饮

马河。她们用大镐凿开厚厚的冰层，将白皙

的小手插进河水。一双双小手冻红了，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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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姑娘们的表情依然笑容可掬，相互间

依然嬉笑打闹。

由 于 工 作 关 系 ， 玉 兰 和 刘 妙 香 接 触 多

了，也就变得无话不谈。刘妙香问得最多的

是玉兰的家事，玉兰说得最多的也是她和她

丈夫绪宁的爱情故事。刘妙香很是吃惊，旧

时代走过来的包办婚姻，村长身份的玉兰竟

然懂得爱情二字。她问起爱情的来历。玉兰

说：“你可别小看我，我可是个才女，我玛

生前开豆腐店，家是很富的。只可惜他得肺

病走了以后，我家就败了。”

沙 谭 两 家 是 世 交 。 玉 兰 受 过 良 好 的 教

育，父亲生前拿她当大小姐养，养成了琴棋

书画无一不通。她与绪宁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就是靠她的一手古筝曲《寒宫秋月》征服了

绪宁的心。绪宁回到家里念念不忘，于是公

公向父亲提亲，玉兰便有了现在的归宿。

其 实 绪 宁 也 不 赖 ， 他 继 承 了 家 传 的 武

功，能写一手好字。定亲那天，他故意用墨

宝在玉兰面前卖弄风骚。没想到玉兰是个争

头彩的姑娘，绪宁刚刚用隶书写完一幅字，

玉兰立刻写下了同样的书法。两家大人鉴赏

孩子们的两幅字，谁也没有说出之间的优与

劣。可是绪宁知道，他写的不如玉兰的好，

因而脸儿一红，向父亲提出退婚的要求。

订下的婚事哪有退的道理？谭家父亲知

道女儿伤了女婿的面子。沙家父子走了以

后，父亲教导玉兰，凡事不可太强势，应给

他人留有余地，否则会适得其反。

洞房那天晚上，绪宁死活不肯进新房。

玉兰扯下红盖头，竟然当着众人面骑到了绪

宁的身上，强行将绪宁拉进了新房。当然，

经过洞房之夜，绪宁的心也就彻底被玉兰俘

虏了。这就是玉兰引以为自豪的爱情故事。

这故事听得刘妙香感慨：“东北姑娘咋都这

么厉害。你也厉害得过于强势了。”

玉兰说：“我现在不强势了。”

刘妙香说：“你现在还不叫强势呀，你

看你在沙家庄多霸道啊。”

没办法，这就是玉兰的性格，谁让她是

满族姑娘？谁让父亲拿她当宝贝养来着？

沙谭两家的富裕都是以前的事情。后来

情况发生了大变化。谭家父亲殁于痨病没多

久，沙家也跟着出事了。1947年的一个春

夜，沙家父亲载着一车货走到岔路河的镇

外，遇到了一队鬼子兵。日本鬼子不但劫走

了马车的货物，还将沙家父亲的衣裳扒光，

吊在大松树上打了一顿。等到被路人救下，

抬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有出气没进气了。

沙家父亲故去之后，绪宁凭着一股子冲

动，撇下怀孕的妻子，拿着大刀找日本鬼子

报仇，从此后死活不知，音信杳无。

玉兰说到这里泪如雨下。因为这样的日

子不好过。整整六年，玉兰已经对丈夫不抱

任何希望，她把自己当成了寡妇，将全部希

望寄托到了儿子的身上。因为儿子出生就没

有见过父亲。然而每当入梦的时候，玉兰依

稀看见丈夫站在自己的面前，她只以为这是

思念的结果，可即使“罗袂湿斑红泪滴”，

又“魂梦欲教何处觅”呢？

然而玉兰万万没有想到，随着双阳城子

的解放，她竟然收到了绪宁的来信。绪宁在

信中报平安，他已经是陈赓兵团某团某营教

导员了，现在部队已开拔到了豫西……绪宁

在信中畅抒他对玉兰和母亲的思念，这种思

念洋洋洒洒，写下了一本稿纸厚，好像一本

长达六年的思念书。玉兰给婆母读，给自己

念，念到最后热泪盈眶，又兴奋不已，由此

对丈夫的戎马传奇生涯产生了奇异的幻想。

正像医院的那些女护士说得那样，她好想离

开村农会的岗位，跨入民主联军的阵营，因

为她的个性决定她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然

而婆婆的回答有如一瓢凉水，泼得她半晌没

有缓过神儿：“打仗是男人的事，你个女人

家凑啥热闹？告诉你，只要我活着，哪嘎达

（东北方言，地方）你都不能蹦 。”

刘妙香笑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沙家屯

子强势的女村长竟然还有这么一副奇特的心

态，不禁劝慰说：“革命工作哪儿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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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有男儿的侠义心肠，可你也得明白，

自己毕竟是女人。女人在战斗部队的序列里

只能从事后勤工作。沙村长，不要胡思乱想

了，好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忘了，开

展新区工作，我都有可能被组织安插到某个

农村从事你现在的工作。”

玉 兰 说 ： “ 不 会 吧 ， 教 导 员 咋 能 当 村

长呢？”

刘妙香说：“教导员怎么了？和我同年

入伍的两个战友，都在来东北之前，到山东

的农村搞土改去了。”

那一天下雪了。松江平原的雪夜如狼似

虎，鹅毛般的雪片在狂风的挟持下拍击着厢

房的门，发出幽灵一般的嘶呖，嘶呖声吓住

了玉兰的儿子狗儿。狗儿一脸恐惧，趴在玉

兰的背上不肯下来。

玉兰看到儿子缠她，也就到厨房打了一

盆洗脚水，准备洗洗睡觉。

正 在 这 时 ， 懿 窝 可 端 来 一 碗 鸡 蛋 羹 进

屋：“兰儿，吃点东西吧。”

这时候狗儿犯困，已经钻进被窝睡着了。

玉兰推辞说：“讷（满语，母亲），我

不饿，你给二妹和明儿吃吧。”

懿窝可说：“别让了，这是我专门给你

做的，这些天你忙上忙下，饭也不好好吃，

人都饿瘦了。”

看得出来，这是婆母有意为玉兰炖的营

养品，否则婆母不会等小儿子和女儿睡去之

后才给玉兰端过来。

玉兰的心一动。婆母端碗的手在颤抖，

肿胀的双眼微含泪光，这是玉兰很少见到

的事情。在玉兰的记忆中，婆母对她只有严

管，好像千年的媳妇总算熬出了头，必须向

她的媳妇发号施令才能做到心里平衡。然而

婆母也有爱的一面，这种爱体现在1945年的

那场大瘟疫，玉兰染病，奄奄一息，三大爷

害怕她把病过给全家，要将她抬出去扔了，

是婆母情急之下与三大爷交手，毫不客气地

揍了三大爷一顿，才保住了玉兰的性命。也

是婆母无微不至地护理玉兰，将她从死神手

里夺了回来。

懿窝可是位很能耐的婆母，她与玉兰的

公公是师兄妹，因为学艺而相恋，后来结成

了夫妻。这样的龙凤配原本是无人敢惹的，

偏偏懿窝可婚后遇到了狠角色，这角色就是

她的婆婆。婆婆不会武，可是婆婆是大家小

姐出身，知书达理，论气质就已经压倒了懿

窝可。满人是在规矩中走过来的，婆婆慢

条斯理，只要口一开，规矩也就随之而来。

譬如露齿笑，跪罚一个时辰；摔破碗，跪罚

一个时辰；炕没烧热，跪罚一个时辰；炕烧

得太热，跪罚一个时辰。懿窝可没有一天不

下跪的，没有一天按正点儿睡过觉。可有啥

办法，婆母说话总是慢条斯理，让你恼也不

是，不恼也不是。

懿窝可在她的婆母面前吃尽了苦头，她

得自己惩罚自己，直到规矩的下限。这样的

媳妇好不容易熬成了婆母，你想，玉兰能不

受委屈。委屈归委屈，懿窝可毕竟是个练武

之人，骨子里面潜藏着侠肝义胆的豪气。这

种豪气架不住旁人落难。因而瘟疫期间，懿

窝可的另外一个形象才能表现出来。听说狍

肉对瘟疫能够产生抑制作用，当下骑上马带

上弓，跑到百里外的银岭坡，打了三天猎，

竟然打回来了两只狍子。然而打猎的三天

里，与玉兰同时染病的大妹却离开了人世。

这就是玉兰欠懿窝可的主要原因。

玉兰不能忘记1946年的事儿，沙家屯子

的败类沙赖子领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抓玉兰，

原因是玉兰的男人没有死，沙赖子在关内看

见他参加了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军官在玉兰

的脸上摸来摸去。玉兰挣扎喊救命，军官

说：“别喊了，你个共匪家属，喊是没用

的。”就在这时，懿窝可来了，三拳两脚打

得国民党兵满地找牙。国民党军官气急败

坏，向懿窝可开枪。懿窝可竟然躲过了飞来

的子弹。军官当时就傻眼了，不知道懿窝可

是人还是神。

国 民 党 军 官 被 懿 窝 可 的 神 奇 举 动 镇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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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知道是不是给自己找台阶，竟然没有

带走玉兰，反而以谎报军情的名义差点儿毙

了沙赖子，说他捕风捉影，公报私仇，村公

所的所有公职人员谁不清楚，沙家大公子绪

宁早在1941年与日本人拼命，死在了日本宪

兵队？

再 后 来 ， 玉 兰 逐 渐 摸 透 了 懿 窝 可 的 秉

性。当懿窝可刁难她的时候，她总是想到婆

母的好，总是会默默地承受，总是在想，婆

母早年饱受她的婆母的气，心理失衡，肯定

要在她的身上找回当婆母的感觉。

玉兰情绪激动，无法自持，她放下鸡蛋

羹，一头扎进懿窝可的怀里，孩子般地哭

道；“讷，我再也不提参军的事了。”

玉兰收了心。她也不能不收心，因为革

命队伍的女同志一切服从组织分配，即使

参军，说不定走到新区，首长还会派她当村

长。与其在外面当村长，还不如在沙家屯子

好好干革命。

纵 队 医 院 军 医 有 七 人 ， 其 中 男 军 医 六

人，女军医一人。

这位女军医名叫王爱玲。王爱玲原本是

国民党新一军的一名军医。当时国共战争

如火如荼，四平战役将民主联军打得焦头

烂额，撤退途中，一不小心遇到了新一军的

一支医疗队。民主联军打了这支医疗队的伏

击，便俘虏了王爱玲。

王 爱 玲 年 近 三 十 ， 人 清 瘦 。 她 有 二

绝，一是手术做得好，尤其是肺部中弹的

手术，哪怕症状再危险，经她手术必然能

活。第二绝就是好打扮，哪怕革命形势再

危急，她也必须化好妆，带着一身香气为

负伤的干部战士做手术。

其实王爱玲还有第三绝，就是吃不了革

命粮。所谓“革命粮”，就是高粱饼子窝窝

头，酱萝卜条条盐水菜，吃得王爱玲两眼直

发绿。王爱玲被俘的时候身体还胖些，没想

到走进革命队伍一年半，已经瘦成了皮包骨

头，让教导员刘妙香看着直心疼。刘妙香感

到王爱玲已经很不容易了，原本国民党的被

俘人员，生活条件那么差，不但没有跑回国

民党阵营，还与共产党的干部结了婚。

王爱玲结婚的对象就是俘虏她的那个营

长，名叫门惠川。因为抓了一个军中宝贝，

民主联军总部要验证。在押送王爱玲去民主

联军总部的途中，王爱玲与门惠川产生了感

情，后来总部将王爱玲分配到了门惠川的部

队，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可是门惠川与王爱

玲不是一路人。王爱玲是南京医科大学毕

业的高材生，而门惠川却实打实的一个大老

粗，大字不识一斗。

婚后的王爱玲后悔了，因为她受不了门

惠川的邋遢，经常与门惠川为生活琐事闹别

扭。尤其是门惠川牺牲前的最后一次相见，

两人几乎闹翻了天，如果刘妙香不及时闯进

王爱玲的临时夫妻房制止他们的家庭纠纷的

话，门惠川很有可能会冲动得枪杀了王爱

玲。当时刘妙香问起家庭纷争的原因，门惠

川欲言又止，并没有说出个子午卯酉。

医院的干部战士都知道，门惠川的牺牲

与他们夫妻不和有关，可是谁也不愿意提起

这件事。原因是只要说到门惠川三个字，王

爱玲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往下落。刘妙香认

为王爱玲后悔了。她不能给王爱玲后悔药，

她只能从生活上关心王爱玲。她将王爱玲带

进村长家。村长玉兰的家里，除了二妹还差

两年就是出嫁的年龄，小叔子明儿和儿子狗

儿却是一对半大不大的孩子。不过村长家的

伙食王爱玲能够吃得动，因为村长家的苞米

碴子粥和苞谷面发糕是甜的，村长家的酸菜

炖粉条是香的。

懿窝可看出来了教导员往家里带王爱玲

的用意。王爱玲离开村长家的时候，懿窝可

往王爱玲的手里塞了一个咸鸡蛋，感动得王

爱玲哭了。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正 式 更 名 为 东 北 人 民 解

放军。

更名那一天，正值1948年元旦。纵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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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一场军民联欢会。沙家屯子村长第一次

以谭玉兰的名号登台表演节目，她手持抓

鼓，以甜美的歌喉娓娓唱起了东北民歌《纸

蝴蝶》：

在河畔，梦醒于夕阳。美好时光如云烟，一去

不复返。烟波浩荡，蝴蝶清风舞翩跹……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玉兰的歌声久久荡漾于解放军干部战士

的心中。当刘妙香向纵队的张政委介绍玉兰

是位才女的时候，张政委来了兴趣，当下命

令秘书取来文房四宝，让玉兰写下了“解放

军的恩情比海深”的隶书。

张政委感慨地说：“部队现在的兵源有

一半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急需要宣传教育，

提高素质啊，可我们的政工干部太少了。玉

兰是地方干部，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式，何

况她又是一个提笔能写、张嘴能唱的才女，

这样的政工干部难道不该为我们所用吗？”

他动员玉兰参军。玉兰将球踢到了婆母懿窝

可的身上。

懿窝可说：“这可不行，我儿子给了你

们八路军，我不能再把媳妇送给你们吧。”

张政委开导懿窝可说：“大娘这种思想

可不对哦，正因为你的儿子儿媳都是我们

党的优秀干部，您老才更应该支持革命，

为儿媳制造革命成长的环境，全力支持她

闹革命。”

懿窝可说：“我已经支持她革命了，不

然我是不会让她当什么农会会长的。”

张 政 委 说 ： “ 正 因 为 她 走 上 革 命 道

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才更应该听从党

的指挥。”

懿窝可说：“现在还不是听党指挥吗？

难道非要穿上军装吗？政委啊，我不是一个

守旧的人，如果家里的孩子再大一大，我一

定会亲自送我闺女参军的。”

看来一时半会儿说不通老人的思想。张

政委一脸的遗憾。在这种遗憾面前，玉兰哭

了，哭声震撼了懿窝可。

联欢会之后，玉兰一下子变成了解放军

干部战士心目中的女神。部队整训的时候，

一些战士慕名来到沙家屯子，要求见村长谭

玉兰。谭玉兰大方，对于战士们的要求无不

应答。

日子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了。开

春的时候，绪宁的信已经被玉兰装订成了

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玉兰就要打开来读一

读。其中她最喜欢读的就是绪宁对于革命的

憧憬，什么“革命胜利后，还要进行伟大的

新民主主义建设，我们这些新民主主义者还

要进工厂，进机关，进学校，进行新的革

命。”什么“你应该树立起一种崇高志向，

准备将来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者。”

春 天 来 临 ， 柳 絮 飘 飘 ， 解 放 军 部 署 严

密，攻势猛烈，已经对长春城的国民党守军

形成包围态势。饮马河镇党委为配合解放军

围点打援战役，召集各村村长，召开了战役

配合行动动员会。

玉兰是吃过午饭到镇上参加会议的。

沙家屯子毗邻饮马河镇，它们之间以饮

马河为界，饮马河北是沙家屯子，饮马河

南是饮马河镇。由于距离近，每一次镇党委

开会，玉兰从不留宿镇子，开完会就及时回

家。可是这一次就是怪了，夜已经深了，依

然未见玉兰的踪影。

懿窝可心急如焚，实在无法继续等待，

决定到镇上看个究竟。

懿窝可向村口走去。

天空晦暗，云儿漂浮，星光隐匿，春风

阵阵，风势较强，带来股股寒意。

饮 马 河 镇 是 长 春 外 围 的 大 镇 ， 人 口 上

万，城域千丈，为此纵队将所有机关全都驻

扎到了城域，包括沙家屯子。

沙家屯子到饮马河镇的路程不远，出了

村口，再走二里地，一过饮马河就是镇子。

懿窝可担心的就是这二里地的路程。因为二

里地很背，为一色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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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窝可走到村口卧舍库神庙的时候，突然

狂风大作。懿窝可为躲避劲风，跑到了神庙

的山墙下面。然而就在这时，她似乎听到庙

内发出一阵从未听到过的嘀嘀声。她来到庙

门跟前，再加细听，里面又悄无声息了。

谁能在里面呢？懿窝可警觉起来，她用

手摸摸庙门，门上的大锁安然无恙。

卧舍库神庙是有讲究的，插秧季节，万

物复苏，村中遗老打开庙门，开始一年一

度的噶萨祭祀，以保秧苗茁壮成长，沙家屯

子风调雨顺。平日里，庙门是不会打开的。

因此放一般女人，早被庙内怪异的动静吓傻

了。可懿窝可是个习武之人，具有无人可比

的高深武功，连射向她的子弹都能躲开，还

会害怕什么怪异声响？

其实，懿窝可也信鬼神，只是她无缘见

到真正的鬼神而已。她想到了老辈人讲述的

耗子精的故事，竟然产生想要活捉耗子精的

想法。懿窝可去捅神庙的窗户，只听得咔嚓

一声，窗子打开。懿窝可一个纵身，非常敏

捷地跃进庙内。

庙 内 漆 黑 一 片 。 懿 窝 可 眨 巴 了 两 下 眼

睛，以适应这样的黑暗。她运气绷腿，以虚

步探查庙内虚实，鞋尖触碰到一个散落在地

的小香炉，只听得咣啷啷一阵金属滚动的清

脆声响。与此同时，神龛后面传来一声女子

的尖叫声。

懿窝可顺声寻去，一闪身儿，身体敏捷

地蹿到了神龛背后，看见一个黑影猫腰蹲

着，顺手一抓，揪着黑影的长发提了起来。

懿窝可本能地感到，她提起来的这个黑影是

个女人。

女子“妈呀”一声叫出声来。

懿窝可将黑影拽到了神庙正堂，她看到

黑影裸露着上身。

懿窝可厉声问道：“你是谁？”

黑影回答：“大侠别杀我！”

懿 窝 可 说 ： “ 我 不 是 啥 大 侠 ， 我 是 懿

窝可。”

黑 影 神 情 镇 定 了 一 下 说 ： “ 大 娘 ， 是

我，我是纵队医院的军医王爱玲呀！”

懿 窝 可 起 疑 ， 质 问 说 ： “ 王 军 医 ， 你

在 这 里 干 什 么 ？ 难 道 你 们 教 导 员 没 有 说

过，神庙是我们旗人的圣地，任何人不得

擅自闯入吗？”

王爱玲惊慌说：“没，教导员没说过。”

风声渐弱。云层闪现，竟然将一丝月光

打在了神龛上，照亮了神龛下面一个军人的

裤腿。

懿窝可警惕，厉声喝道：“谁在里面！

快出来！”

神龛没有动静。王爱玲在懿窝可的面前

打哆嗦。

懿窝可已经意识到王爱玲在神庙里面干

什么。她手指着王爱玲斥责说：“你们可真

不要脸，干这种埋汰（东北方言，脏）事，

咋能跑到这种神圣地方哪？在我没有发火之

前，你的那个野男人趁早给我滚出来。”

神龛下面没动静。

懿窝可冲着神龛高声喊道：“是不是我

的话你当耳旁风了？别想什么鬼主意，告诉

你，我抓你易如反掌。”

神龛一动，又一个人系着裤带，慢吞吞

地钻了出来。懿窝可隐约分辨出，这个系裤

带的男人也是一个军人。

懿窝可感到一阵恶心，她怒不可遏地说：

“王爱玲，你说，他是谁，玷污我们卧舍库

的灵魂，是不是让我在神龛面前劈死你们。”

男军人想掏枪，懿窝可一运气，挥起了

拳头说：“你动？你再动我杀了你。告诉

你们，在卧舍库神庙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就是我把你们杀了，你们解放军都没权定

我罪。”

男军人老实下来。

王爱玲哀求说：“大娘，我们真的无意

冒犯您，求您老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懿窝可想，她是来捉奸的吗？她听玉兰

说起过王爱玲这个人，身世比较可怜，男人

牺牲，孤苦伶仃。既然有个心上人，或许能

改变她的孤苦现状。只是令懿窝可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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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们在满族人的神庙里面鬼混，无疑

是对神灵的亵渎。所以懿窝可准备将这对通

奸的男女赶出神庙。她向王爱玲和那个男军

人命令说：“你们这对狗男女，不要再糟蹋

我们的神灵了，赶快滚出这座神庙。”

王爱玲和那个男军人慌慌张张地拿起衣

裳，准备离开神庙。

说真的，懿窝可原本没多想，她只是将

王爱玲和那个男军人当成了在神庙里野合的

狗男女，她只是想将他们赶出神庙这块圣洁

的地方。没想到电台的回电声彻底暴露了他

们的真实身份。

就在王爱玲和那个男军人准备爬窗子离开

神庙的时候，神龛下面再一次响起嘀嘀声。

懿窝可警觉，跑到神龛跟前，掀起龛帘一看

惊住了。只见神龛下面有台铁疙瘩，铁疙瘩

上面红灯闪烁，发出嘀嘀嗒嗒的清脆声响。

懿窝可虽然不知道这是特务经常使用的

电台，但是她听玉兰说过，解放军内部潜藏

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或许王爱玲和那个男军

人并不仅仅是通奸那么简单，他们很可能就

是玉兰所说的国民党特务。

懿窝可怒斥：“你们这对狗特务！”

那个男军人一看事情败露，立刻拔出手

枪，向懿窝可开了一枪。懿窝可眼快，一

闪身躲过了子弹。男军人准备再开第二枪，

懿窝可一个箭步冲过去，飞起一脚踢到了男

军人的手腕。又一声枪响，子弹打到了神像

上，打碎了卧舍库的头。

男 军 人 的 手 枪 跌 落 到 地 上 。 他 妄 图 拾

枪，然而懿窝可的拳脚已经迎了上来。男军

人急忙招架。他明显受过国民党专门的特工

训练，懂得一些擒拿动作，但是手法生涩。

懿窝可打的是快拳，仅仅几拳便打得男军人

失去了防守功能。

男军人一边应付懿窝可的攻击，一边向

王爱玲喊：“快拣枪，打死这个老婆子！”

王 爱 玲 拣 起 手 枪 ， 将 枪 口 对 准 了 懿 窝

可。懿窝可一走神，挨了男军人一脚。

王爱玲犹豫，手打哆嗦不敢开枪。

男军人喊：“美女蛇，你还等什么？难

道你想受军法处置？”

看来王爱玲的特务代号是“美女蛇”。

懿窝可看出来了王爱玲的善良本质，劝

解说：“王军医，别干傻事！教导员和我家

玉兰一直看好你的。”

王爱玲放下手里的枪，哭出声来。

男军人骂道：“你这个臭货，看我如何

杀了你。”

然而没等他狠话说完，懿窝可已经转身

倒地，以卧龙踅绳的快捷动作转到了男军

人的身后，抓住他的双臂，咬牙说了一声：

“别杀了，你还是给我趴下得了！”将男军

人的双臂牢牢钳住，俘获了男军人。

男军人喊：“开枪呀！打死我，打死这

个老婆子！”

王爱玲在痛哭中再一次举起枪。

懿 窝 可 说 ： “ 王 军 医 ， 你 是 一 个 好 闺

女，共产党的政策是惩恶扬善，只要你肯做

一个善良人，窝可，不，大娘我一定会在张

政委面前保你的。”

王爱玲再一次被说服，神情显得不知所

措。

“你这个臭货！早知你如此胆小，我真

该一枪崩了你！”男军人咬牙切齿地大骂王

爱玲。

“小子，省省吧，王军医可不是胆小，

她是审时度势，不想与共产党为敌。”懿窝

可大笑说，“闺女，大娘给你作证，从现在

起你不再是特务。这个狗特务是你和大娘一

起抓到的。”

懿窝可一脚踹开神庙的木门，将男军人

拉到了庙外。

这时候正好赶上玉兰回村。玉兰看到婆

母抓了一个陌生男军人，吃惊地说：“讷，

你这是干啥哪！”

懿窝可说：“别说那么多，这个狗特务

干坏事，被讷抓到了。”

玉 兰 上 来 帮 忙 ， 要 抓 王 爱 玲 。 就 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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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男军人挣脱了懿窝可的束缚，瞬间来到

玉兰的身后，将玉兰搂头俘获。他迅速拔

出玉兰身上的盒子枪，向王爱玲命令说：

“快，把这老婆子押起来，咱们撤！”

王爱玲大惊失色，用枪指向懿窝可。

懿 窝 可 正 要 反 击 王 爱 玲 ， 男 军 人 威 胁

说：“老婆子，你别反抗啊，你反抗，我就

杀人质。”

懿 窝 可 看 着 失 去 反 抗 能 力 的 玉 兰 说 ：

“真没用，就你这小样，还想参军？”

玉兰说：“讷，别骂我了，快点儿制服

王爱玲吧。我的枪里没子弹。”

懿窝可恍然大悟，她大笑一声，向王爱

玲走来。

男军人向懿窝可开枪，盒子枪里果然没

子弹。

男军人命令说：“美女蛇，快开枪！开

枪啊！”

王爱玲颤抖着双手说：“大娘，你别过

来，我真的会开枪。”

懿 窝 可 笑 道 ： “ 闺 女 ， 你 是 不 会 开 枪

的。你不像他，亡命。你还想活，大娘还要

为你作证。”

王爱玲更加犹豫。

懿窝可说：“闺女，把枪给我，这不是

手术刀，不是你玩的东西。”

王爱玲向懿窝可缴枪。

男军人看大势已去，气急败坏，用盒子

枪柄打晕玉兰，妄图夺路而逃。

懿窝可瞄准男军人，扣动了扳机。男军

人应声倒地。

就在这时，刘妙香率领警卫排的战士赶

了过来。察看现场，惊愕地说：“天啊，这

不是纵队的作战参谋王学荣吗？”

懿窝可了不起，只身一人破获了国民党

特务潜伏案。纵队保卫科来人，对王爱玲进

行了突击审讯。王爱玲交代说，王学荣是她

的上线，由于解放军包围了长春的国民党守

军，王学荣为她带来一部电台，命令她将纵

队的布防方案发给南京保密局。

敌人要这么一个布防方案干什么？难道

他们还有能力打一场大战役，破坏解放军对

于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包围？

保卫科的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

未作片刻停留，连夜赶回纵队司令部。

王爱玲被警卫排关押到了村农会的一间

办公室。

刘妙香和玉兰满怀喜悦，因为懿窝可的

功绩大得出乎她们的想象。她们相互猜测，

纵队首长会给予懿窝可什么样的嘉奖。

然而玉兰毕竟受到王学荣的重击。她说

她感到头晕，无法等待首长命令了。刘妙香

就让玉兰回家休息。

然而玉兰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刚刚躺

下没多久，灾难发生了。

那是天刚麻麻亮的时候。敌机马达的轰

鸣声笼罩了整个天空，只是瞬间工夫，一颗

颗炸弹落到了沙家屯子，伴随着震耳欲聋的

爆炸声，沙家屯子火光冲天，一片瓦砾。大

人喊，小孩哭，受伤的人发出声嘶力竭的惨

叫声。一切的一切，惊心动魄。

玉兰尚在睡梦之中，一颗炸弹落在她家

的房前。红光一闪，房梁倾斜，塌了半边。

窗子没了，房门也被挤得改变了模样。

屋内一片漆黑，狗儿吓得哭出声来。

玉兰来不及穿衣，抱着狗儿去拉变形的

房门，房门死死地卡在了门框上。

房梁上的土不停地往下落，随时都有彻

底垮塌的危险。很显然，玉兰和她的儿子已

无力生还了。

然而就在这时，“咣当”一声，门板掉

在玉兰的身边，一个大汉双手托住了摇摇欲

坠的门框。玉兰认出这个大汉，是医院警卫

排排长侯宗辉。

“村长，快点儿出去！”侯宗辉喊。

玉兰和狗儿脱险。可是由于侯宗辉撒手不

及，被掉下来的木梁砸倒在房子里。

玉 兰 瞪 着 一 双 大 眼 ， 大 喊 一 声 “ 侯 宗

辉 ！ ” 便 与 赶 过 来 的 警 卫 排 战 士 抢 救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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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辉。

邻村部队用机关枪向天空还击。

敌机立刻改变高度，盘旋了两圈之后不

知去向。

这一次敌机轰炸，沙家屯子损失惨重。

六大爷一家无一幸免，三大爷和儿子儿媳死

于非命。就连玉兰一家也是骨肉分离。十三

岁的小叔子死于灾难之中，十六岁的二妹昏

迷不醒。

沙家屯子残垣断壁，哭声一片。

面对伤者，刘妙香及时做出决定，释放

王爱玲，全力抢救伤员。

王爱玲做的第一例手术是玉兰的二妹。

她感到她是个罪人，她必须救活村长的家

人。紧接着她又做了第二例手术，是侯宗

辉。刘妙香特别交代，侯宗辉是救村长负伤

的。王爱玲又满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为侯宗

辉做手术。

由 于 王 爱 玲 向 敌 特 组 织 传 送 了 纵 队 的

布防方案，导致饮马河镇多处地区遭受敌

机轰炸，为解放军和当地老乡造成了重大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玉兰家的灵堂里，小叔子明儿平静地躺

在棺木里面。玉兰和懿窝可面对面地坐着，

谁也不说一句话。

突然间，懿窝可做出一个决定，她心情

沉重地说：“你去参军！”

玉 兰 泪 眼 婆 娑 地 说 ： “ 讷 ， 咱 再 别 提

这 事 好 吗 ？ 儿 媳 这 点 儿 本 事 ， 是 参 不 了

军 的 。 ”

懿 窝 可 说 ： “ 不 ， 你 能 的 ， 部 队 需 要

你。”

玉兰内心一惊，一双大眼目不转睛地看

着懿窝可：“那，狗儿咋办？”

懿窝可说：“我带！”她抚摸着玉兰的

秀发说：“闺女，到了部队好好干，为你弟

弟报仇雪恨。”

满怀着报仇雪恨的心情，玉兰和懿窝可

决定将明儿发丧。

那是敌机大轰炸的第五天早上，月牙弯

弯，繁星点点，晦暗的天空一片幽蓝。由于

明儿未成年，按照满族丧葬风俗，他的出殡

只能在天亮之前进行。

懿窝可没有打搅任何人，她和玉兰推着

一辆装有明儿棺木的板车，默不做声地向

村口走去。然而懿窝可万万没有想到，卧舍

库神庙前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群人，这群人里

有刘妙香带领的警卫排战士，有村农会的干

部，还有沙家屯子许许多多的村民。

懿窝可心头一热，带着哭腔颤声说：“解

放军同志，乡亲们，我不想打搅大家啊！”

刘妙香说：“大娘说的啥话啊，这咋能

是打搅呢？大娘为革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只身破获敌特组织，如今骨肉分离，于情于

理我们大伙儿都得送一送！”

是的，这是刘妙香事前从玉兰口中得到

的消息。她在暗中部署，以最隆重的成人礼

节为明儿出殡。

唢呐声声，灵幡高悬。黎明前的黑暗里

行进着沙家屯子的出殡队伍。面对着股股冷

风的侵袭，玉兰哭了，刘妙香也哭了，所有

的乡亲全哭了。于是出现一种沙家屯子有史

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奇特景象，一个十三岁的

孩子出殡，成人们的哭声竟然响彻四野。

天亮了。一缕曦光洒落在沙家屯子的坟

场上。面对坟场树立起来的新坟茔，面对

哭得死去活来的玉兰，懿窝可果断地说：

“走，去纵队，找张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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